
“这不行，这不行！我怎么能收
他们的钱呢？这不合适，你带回去交
给他们吧。”杜光辉皱眉道。

高玉一笑：“杜书记这是把窝儿
山的乡亲们当做外人了。他们可把
你当做自家人呢。收下吧，一共是四
万零三十块钱。其中有我自己的三
万块钱。你拿回去好好地给孩子买
点补品。孩子受了这么大苦，要补
啊。”

“这……这 我 更 不 能 收 了 。
这……”杜光辉有些急了。

“怎么了？一个大男人搞得像
女人似的。收下吧，我还有事，先走
了。”高玉说着就转身出门了。在门
口又回过头来，补了句：“山上的茶园
正在整地，面积比我们计划的还要多
好几百亩。”

“这好啊，你辛苦了。”杜光辉说
着，高玉已经走远了。

杜光辉看着桌上的钱，心里一
酸。呆了会儿，就将钱放到提包里。
小王进来，说：“蓝天木业的老总孙林
来了好几次，是不是
给杜书记电话了？”

“没有。”杜光
辉答道。

小王笑笑，又
说：“其实不仅仅孙
总，还有联合化工的
任天行，昨天也来
了。还说今天要到医
院去看看凡凡，不知
去了没有？”

正说着，杜光
辉的手机响了，一
接，恰好是任天行。
任天行说：“我正在
医院，不巧的是杜书
记回桐山了。其实也没什么，就是
看看孩子。啊，看看孩子。”

杜光辉眉头皱了下，却没有多
说。任天行又道：“你让夫人说
吧？”

黄丽接了电话道：“光辉啊，你
看，任总他非要……”

这“非要”后面的意思，杜光辉
自然明白，他迟疑了下，轻声说：“既
然任总去了，先收下吧，等我回去再
说。”

“可是，这……这太多了吧？”
“啊，好，我知道了。回头再说

吧。”
下午，杜光辉参加了一个老区

扶贫的工作会议，在上面就老区工作
简单地讲了几点意见。刚散会，任天
行就找来了。任天行说：“杜书记给我
面子，其实也就是人情吧。杜书记要
是不收，我任天行……”

杜光辉点点头，任天行笑道：
“杜书记忙，我就不打扰了。”

任天行说着就往门外走，杜光

辉愣了愣，追了句：“任总，明天
跟我一道到省城去。”

“好，谢谢杜书记了。我赶快
准备，这就准备。”任天行说着朝杜
光辉嘿嘿一笑，那笑的意思显得既
真诚又意味深长。

杜光辉摇了摇头，他的心里有
些疼。可是，他没有说，只是一个
人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听着窗外
初冬的风——这风里有些凛冽的气
息了，让人感到不由自主的颤栗。

第二天，杜光辉和任天行一道
回到了省城。任天行的项目在省厅
通过了，首期安排的经费就达到了
三百万元。任天行对杜光辉道：

“还得杜书记出面，杜书记就是桐山
最大的资源啊！”

杜光辉没有做声，他心里踏实
些了。蓝天木业的孙林，要来看凡
凡，杜光辉坚持没有同意，就是因
为孙林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杜光辉
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去实施的。
这是最起码的原则，杜光辉不想丧

失，也不能丧失。
下午，杜光辉

回到医院。凡凡哭
着 说 ： “ 妈 妈 走
了。”

“走了？”杜光
辉一愣，忙问是怎
么回事。凡凡拿出
一 张 纸 条 ， 说 ：

“你自己看吧。”
杜光辉接过纸

条，黄丽说：“我
本来早该走，只是
因 为 凡 凡 。 现 在 ，
凡凡好了，我也可
以放心地走了。为

着凡凡的手术，我答应了别人。现
在，我必须去兑现了。”纸条的最
后，黄丽说：“希望你好好地带着
凡凡，如果有可能，再成一个家。
桐山的那个女乡长就不错……”

“真是扯淡！”杜光辉气得一下
子撕碎了纸条，眼泪却禁不住地流
了下来……

尾 声
湖东县政协主席罗望宝在双规

的宾馆自杀了。
传说罗望宝在自杀前给有关方

面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这

让湖东官场再次陷入了震动。东部

物流港项目用地，被一些老干部告到

了国土部。简又然陪着李明学一道

进京，却感到风雨如晦，前途未卜。

桐山县人代会即将召开，杜光

辉被一些代表推荐为县长候选人，杜

光辉坚辞不干……
（完）

长征出版社出版 48

编辑 李昆霞 校对 王建英
电话 67655591 Email:Dwp＠zynews.com2008年11月26日 星期三 郑 风

ZHENGZHOU DAILY

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邮编：450006 电话：社办公室67655999 67655545 广告67655632 67655217 发行 67655600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67655623 零售1．00元

“大寨回来了？！”杜琳惊得半
天没回过神儿来,“在哪儿呢？”

“噢，呵呵，他现在不在屋
里，刚才一个人待着闷，说等着也
是等着，一个人下楼走走看看，好
几年没回来了，看看周围有啥变化
没。”杜妈妈说。

杜琳垂下眼帘没有出声，招呼
儿子洗完脸和手，自己搓上肥皂也
洗上，突然她好像意识到什么似
的，匆匆把手擦干，冲进自己的卧
室。地上倒扣着昨夜写有那阕词的
白纸。自己的日记本安安静静躺在
桌上，原封没动……

一桌子饭菜飘着香，而大寨却
还没有从外面回来。

杜琳现在心里也急，她不知道
大寨又犯什么倔呢，既然人都过来
了，还犟什么劲呢？

“爸，妈，我们先吃吧，再
等，就谁也别吃了，一桌子菜要全
凉了，给他留点儿就是了。”一家人
正沉闷地吃着饭，门
铃突然响了。还没容
老妈起身，杜琳撂下
饭碗，“忽”地站了
起来。

打开房门，果
然是大寨，一身大
汗，满脸通红地站在
门口，怀里揣着一大
张纸包裹的东西，含
笑看着她，杜琳一下
子愣住了。

“不好意思，大
家等急了吧。出去本
来就是走一走，突然
想给你买点东西，可惜不是什么浪
漫的玫瑰花。不过，这东西也很难
找，不像北京那么多，要找肉多的
就更不容易了。”念大学的时候，大
寨和杜琳都爱吃路边摊的羊肉串，
每次都是杜琳先吃完然后来抢大寨
的。大寨每次都故意吃得慢然后让
给她吃。

大寨展开手中的那团纸，二十
串刚烤出的羊肉串个个肉粒饱满地
躺在杜琳的眼前，杜琳抬眼看看大
寨，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

一个晚上大寨都很随和、平
静，跟老丈人喝了几盅白酒，把老
丈人哄得很开心，退了休，儿女都
在远方，很久没有人陪着一起喝喝
酒了。喝完酒，老丈人有些兴奋，
非要拉着大寨大谈国际军事，杜妈
妈哄外孙在自己床上睡着后，过来
愣把老头子给扯走了，她知道杜琳
和大寨有话要说，大寨就待一晚，
时间有限。大寨尾随杜琳进到她的
房间，看到桌子上的日记本和地上
那张纸已经不见，心里还是不受控
制地疼了一下。

第二天，杜妈妈一早起来就给
姑爷准备早饭了，看见女儿姑爷走
出房间，脸色如常，心也就放了下
来，热情招呼他们过来吃早饭。吃
了早饭，杜琳跟阳阳就送大寨到了
机场，在机场，大寨抱着儿子左亲
右亲。“爸爸先回去了，过两天你
和妈妈再回来看爸爸和奶奶来。”他
微笑着看了看杜琳：“我走了，有
事给我打电话。”杜琳站在那里，点
点头，也不多说话，但好像在期待
着什么。大寨低头重拍了一下杜琳
的肩膀，转身走掉了。看着大寨的
背影，杜琳的心再度“忽”地沉了
一下。大寨真的原谅自己了吗？

于大寨这次西安之行很添堵，
那感觉跟自己热脸贴了冷屁股似
的，虽然最后貌似和解，但自己总
感觉什么地方比较硌涩。情场失
意，商场得意。 “看门狗”却是越
卖越旺，有了流转资金，大寨又在
开发上投入了一些，把软件的特性

增加了些，升级也加
快了些。剩下的钱，
大部分用来继续加强
广告攻势。

晚上，大寨让
司机先回家了。正要
和肖亦飞商量给“看
门狗”加密的事情，
大寨的手机响了，是
老毕。

“呃……于……
于总……大……大功
告成……”老毕打着
酒 嗝 口 齿 不 清 的 ，

“签……签了……那
……那帮……孙……孙子都给……
给我灌趴下了。”

“签了就成！老毕，你在哪儿
呢？先回家吧，合同明天再带来公
司吧。”

“是……是！于……于总……
我，我开车呢……”

听到这个，大寨大吃一惊，喝
醉成这样还自己开着车，竟然还边
给他打着电话。“老毕！！！你找个
地方把车趴下，我这就……”然而
一切似乎都晚了，电话那头传来的
是老毕的一声闷喝，随后是巨大而
又嘈杂的撞击碎裂的声音。

“老毕！老毕！”大寨的声音在空
荡的办公室里颤抖着，那边除了嘈杂
还是嘈杂，没有任何的反应，大寨面
色如土，挂上手机：“糟了，老毕出事
了，我去看看。”说完，头也不回地冲
出办公室。

“大寨！带上我！”肖亦飞才从惊吓
中缓过神，在后面追着叫。然而大寨根本
听不到，他的心像掉在一个宇宙
的黑洞里。老毕，那是他最好
最亲近的战友！

在一次电视辩论中，奥巴马自然放
松地坐在类似吧椅的高凳上，一脚曲扣
于高凳横杠，一脚垂直踏地。坐高凳吧
椅是最美国式的平民行为，但奥巴马却
可以显得那样从容优雅，每当被逼问
时，他只是莞尔一笑，经常会后退一步，
由当事人转成旁观者。这样举止赢得
了众多媒体的美誉。

这里我们且不谈论奥巴马的政途，
笔者只是觉得，作为出身草根、来自单
亲家庭的黑人奥巴马，在入读哥伦比亚
大学和哈佛前，进的都是公立学校而非
贵族学校。他婚后至今一直住在芝加
哥大学附近种族杂居的社区，即上海
人惯说的“下只角”，热心穷人社区
工作……可见，优雅与草根并非相克。

奥巴马身后三个女人：母亲、外祖
母和太太。是她们合力将奥巴马打造
成自信自律优雅的男士。

奥巴马母亲在1960年嫁给来自肯

尼亚的老奥巴马。这远在马丁路德金
发表《我有一个梦想》之前，是现实版的

《猜猜谁来吃晚餐》。虽然这段婚姻只
维持了三年，但她不像一些单亲母亲对
子女充满怨愤或听之任之。她常会在
晚间唤醒小奥巴马，与他一起欣赏皓月
当空、风吹树梢的静夜。母子俩会一起
闭目静听大自然的脉息。后来她带着6
岁的奥巴马前往印尼，为怕陌生的语
言环境会影响儿子的母语，她每天
早上四时起床给他上英语课，并谆谆教
导他：“如果你想长大成人，你需拥有这

些品格：诚实、公正、独立思考和讲真
话……”在印尼度过的童年令奥巴马
亲身经历目睹了第三世界的贫困苦
难。奥巴马母亲在再度离婚后，仍留
在印尼从事研究。直至 1992 年，她还
通过了博士论文，并继续在发展中地
区从事微型贷款的工作，服务弱势群
体。

奥巴马在少年时代回到夏威夷的
外祖父母身边，外祖母的去世令奥巴
马在竞选活动中当众洒下男儿泪，他
不是作秀。外祖母可以讲是奥巴马身

后又一个女人，她来自宗教气氛森严之
家，严禁家人酗酒和赌博。她同样以此
严律要求奥巴马，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巴马
的外祖母不主张张扬个性，她早在中学
时代就秘密结婚，直至中学毕业才通知
父母，与奥巴马母亲一样执著和反叛。

至于奥巴马身后最重要的女人，自
然是被他称为“磐石”和力量源泉的妻
子。奥巴马哈佛毕业后不乏高薪厚职
的选择，但他选择当弱势社群律师，此
时全靠太太米雪尔做全家经济支柱。
因篇幅所限，这里不一一赘述。但有这
样一个细节足见她对奥巴马影响有多
大：吸烟是缠绕奥巴马多年的坏习惯，
当他决定参选希望太太支持时，太太答
应了，但说了一句：“我们不能有一个吸
烟的总统。”他就这样成功戒了烟……

在高等教育相对普及的今天，“优
雅”再不是遥不可及，但是，家庭的教
育，犹不可忽略。

草根也草根也能优雅能优雅
程乃珊

母亲遇车祸去世后，继父似变了个
人。继父以前爱说爱笑，可现在一天也
说不了几句话。继父的脸也一天到晚
阴着，那脸能拧得出水来。

那时我担心继父会赶我和弟弟
走。我们毕竟不是继父的亲骨肉。

继父似看透我的心思，他对我说：
“林子，你妈妈临终前要我一定把你们
抚养成人，我答应了你妈。我们三个人
饿死也要在一起。”听了继父的话，我眼
里发涩，忙低下头，我不想继父看见我
眼里的泪。

但继父太辛苦了。继父忙完了田
地活，还得忙家里活，做饭洗衣服喂猪
喂鸡做家务搞卫生，继父一天到晚忙得
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了。我有时干家
务活，继父却不要我干，继父说不能耽
搁我的学习。那时我念小学五年级。

上初中时，我同大豆成了好朋友。
一天放学，大豆带我去他家玩。大豆的
母亲长得极好看，眼睛极亮。我叫了声
阿姨。大豆的母亲笑着应了，还抚摸了
一下我的脸。大豆的母亲还给我下了
一碗面条，面条里面卧着两只鸡蛋。我
见大豆碗里没鸡蛋，想拨一个鸡蛋给大
豆。大豆的母亲说：“你别客气，煮给你
吃你就吃。”

后来，大豆又带我去了他家几次。
大豆的母亲知道我是个没妈的孩子，更
疼爱我了。她弄了好吃的东西，非让大

豆带我去她家吃。我也知道大豆没父
亲了。我对大豆说：“要是我们合成一
家那多好。”

大豆说：“是啊，那多好。那我有爸
了你也有妈了，我们也可睡一个被窝里
面。”

“得想个办法让我爸认识你妈。”
我左思右想，就是想不出一个让他们认
识的办法，“大豆，你有什么办法？”

大豆撅着嘴，摇摇头。
“要不这样，我偷你家一样东西。

你妈为了让我改掉手脚不干净的毛病，
准会去我家，会把我的事告诉我爸。这
样他们不就认识啦？”“还是你鬼点子
多。”大豆笑了。

我去了大豆家。大豆开初不知拿什么
东西让我偷。大豆翻了几个抽屉，翻到一
块手表，他把表递给我：“这表是我妈买给我
爸的。几年了，还走得很准。”

果然，当天傍晚，大豆带着他母亲
到我家来了。那时我正在做作业。我
对继父说：“爸，这位阿姨是我同学的妈
妈。”继父忙让座：“你坐，坐。”我给大豆

的母亲泡了杯茶：“阿姨，请喝茶。”大豆
的母亲笑着抚了一下我的脸。我说：

“阿姨，我爸是个好人，勤快、脾气好，能
吃苦，不抽烟……”

大豆也对继父说：“叔，我妈长得
好看，会过日子……”

继父同大豆的母亲开初愕愕地望
着我俩。后来明白了我们的意思，两人
都有点不自然。大豆母亲的脸红了，低
下头。片刻，继父说：“你来我家，肯定
有事吧。”

“是这样的……我家的大豆说小林
喜欢我家的一块手表，拿来玩了。我怕
小林弄丢。”

继父听懂了大豆母亲的话，他最恨
手脚不干净的人。继父扬起巴掌，“叭
叭叭”，我脸上挨了狠狠几巴掌。我把
口袋里的手表掏出来了。继父仍打我：

“如不是看在你死去的妈的份上，我不
打死你也要把你打残，我尽管是你的继
父，但我要尽父亲的责任……”大豆的
母亲拉不住继父，便把我抱在怀里，用
自己的身子挡继父的巴掌。大豆的母

亲替我挨了继父的一巴掌，继父这才住
了手。

一些天后，我的头破了，出了许多
血。我告诉继父是大豆拿石头把我砸
成这样。其实是我自己拿石头砸的。
继父拉着我去了大豆的家。

这回，继父同大豆的母亲聊了很
久，聊得极投机。后来我们又制造了他
们见面的机会。

再过两天就是继父的生日了。我
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给继父。大豆说：“当然
是我妈给我爸的那块手表。”“你妈愿意
吗？”大豆点点头：“应该愿意的。”

第二天，我去了大豆家，对大豆的
母亲说：“阿姨，明天就 是 我 爸 的 生
日，我爸最想要一块手表。阿姨，你
愿意把那块手表送给我爸吗？”大豆
的母亲把手表放进我手里，又抚了
一下我的脸：“小林，以前我错怪你了，
真对不起……”她的声音竟哽咽了。“阿
姨，那、那我可以叫你妈啦？”我噙满泪
水的眼睛定定地望着她，她点点头。我
激动地喊：“妈，妈！”泪水也涌了出来，
在脸上放肆地淌。

继父生日的这天，我掏出了那块手
表：“爸，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这
手表是大豆的母亲给大豆的爸买的。”
继父把我搂进怀里：“小林，我错怪你
了，我不该打你，我现在才明白你的
心……”我的脸上又有了泪。

送给继父送给继父的生日礼物的生日礼物
陈永林

唐朝诗人白居易在忠州任刺史
时，经常接触劳动人民，并力图为劳
动人民多做点好事。他搞了一些改
革：一是“劝农”，号召开荒生产；二是
改进税收办法，使富豪们多纳些税，
贫苦人少分担些；三是尽量节省开
支，能不办的事尽可能不办，减轻老
百姓的负担。忠州那地方荒山秃岭
很多，他就亲自带头种树。他还曾主

持并参加过大规模的群
众性聚会，会上按照当
地人风俗，把席子铺在
地上，大家围坐成一圈，
兴高采烈地用空心的藤
枝吸酒，年轻人在鼓声

伴奏下翩翩起舞。有些官员说什么
这样“贵”“贱”杂处，不成体统。白居
易对这些议论和劝阻毫不理睬。他
还和老百姓一起写诗、吟诗，并经常
将自己的诗念给老头、老太太们听，
若有不懂之处，就立刻修改，直改到
能够听懂为止。后来忠州人民为纪
念这位少见的好刺史，为他建了“白
公祠”。

国 民 党
军 队 远 赴 缅
甸作战，是二
战 在 亚 洲 的
转 折 点 。 这
是 中 国 军 队
在 抗 日 战 争

时期进行的第一次主动出击。远征军在印缅战场上的行
动，是中、英、法、美、俄等国向法西斯展开战略大反攻的开
始。小说《远征》以中国军队赴缅作战为背景，生动地刻画
了抗战时期远征军的众生相。

小说中的主人公岳昆仑便因身体较好而被国民党军
队抓了壮丁。在旧中国，和岳昆仑一样的老百姓都深受封
建统治者提倡的儒家思想的小我意识影响。“修身”为首，

“齐家”次之，至于“治国平天下”那是最不重要的事。这种
“先管好自己”的市井小民思想是旧社会时期的中国人民
的普遍价值观。对于作为平头百姓的岳昆仑来说，只想安
分守己地打猎为生，并不想当兵打仗保卫祖国，他可没有
什么经国之志。如果说他还有“志”的话，那“志”也只是攒
上足够多的钱后，娶个媳妇传宗接代过安稳小日子。

丈夫无国何以为家？国难当头，岳昆仑娶媳妇过安稳
小日子的平凡理想随着他在街上卖兽皮时被抓壮丁而破
灭。他成为一名士兵，虽数次逃跑却都以失败告终。从
此，他的命运、他的志向被迫与国家安危捆在了一起。

新华出版社出版

《远征》
李俐萍

我生在山里，十年前
也 依 旧 一 直 工 作 在 山
里。而鄂西群山又是武
陵山脉和巫山山脉交会
在一起的山群，山峦起
伏，纵横交错，复杂得根
本就没法描绘清楚。住
在这样的群山里，做得最
多的一件事自然就是爬
山了。什么剪刀山、骚牯
子坡、中墩岩、梯儿岩、倒
栽坡、长岭，等等。单单
是这些名字听来就令人
肉把子发麻的。而要翻
越一座又一座山头，那种
辛苦和艰难就可想而知
了。但是生在山里没有
办法，进山、出山、上学、
放学、挑水、打柴、收获庄
稼、下乡进村等，都得爬
山。作为一个生命个体
生在这些山里，你只有不
停地翻越那些山头生命
才能得以延续。

有一首专写我们鄂
西山路的歌，叫《山路十
八弯》。即使是没生在山
里的人，从那首歌里也能
得知，凡叫山路的路，那

就没有一条是直的，它们
弯得全都像找不到娘的
蚯蚓。区别也仅仅是因
山的高低和缓急不同、弯
的程度不同而已。山低
一些或缓一些，弯路就少
一些，缓一些；山高一些
或陡一些，弯路就多一
些，急一些。但不管是哪
条山路，你都得付出艰辛
的努力才能翻越山头，最
终到达目的地。

当然对山里人来说，
如果是空脚搭手翻山那
倒也无所谓，但情形往
往是空脚搭手的时候并
不多，不是肩上背一捆，
就得挑一担，负重爬山。
有一首叫《背山》的歌就
唱出了山里人的生存状
态：

山套山，雾压雾，
猴子岩，老虎路，
山里人走险峰岭，
丁字打杵篾背篓，
早晨背出晚背进，
空肚背回空背篓，
爹把儿子背成人，
儿子把爹背下土。

山里人就是这
样，背着背篓，拿着
打杵，一代又一代
繁衍生息下来的。
所以从我记事的时
候起，翻山似乎就
算不得什么了。因
为长久地在那些山

路上奔走、翻越，练强了
我的肌肉，磨练了我的意
志，当一座山头摆到面前
的时候，埋头爬山就是。
累了就歇，渴了就喝。总
有那一刻会把那山翻过
去。

其实人生也就是这
样，得不停地翻越一座又
一座山头。悲剧大师叔
本华说，人生之所以痛
苦，是因为人是欲望的集
合体。当一个欲望得到
满足之后，一个更大的欲
望又产生了。如果把这
些欲望也看成山头的话，
那我们的人生也就在翻
越这些山头。只是作为
一个现代人，我们得把那
些私欲变成有意义的追
求。人也只有有了追求，
才有活着的意义。为了
那些有意义的追求，我们
不停地翻越，直到有一
天，当我们练强了我们的
肌肉，磨练好了我们的意
志，那就没有哪座山头不
能翻越了。

““贵”“贵”“贱”杂处贱”杂处
陈永坤

人生就是爬山
陈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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